
  

 评论与争鸣

哲学家只提供视角------李泽厚访谈录 

(2005-10-11 10:13:43)

    

              李泽厚：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吃饱饭不容易。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生存技能，“吃饭”一

直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所以我的哲学是“吃饭哲学”，有人说白痴也会吃饭，那就叫白

痴哲学吧。(笑) 

                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这本书中讲到，人是使用、制造工具来吃饭的，今天为止，什么都得靠

工具，离开工具，人就没法活。这个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人类生存首先是物质生存，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

这都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对港台的“新儒家”不感冒，他们大谈精神哲学，

可是不吃饭精神从哪里来？人类要生存，吃饭不容易，再伟大的真理都是从普通的事件中来，吃饭就是对我的人类历

史学的说法。海内外都有人批评吃饭哲学“庸俗化”，可我就坚持我这个吃饭哲学。我的哲学活用了维特根斯坦，我

的“西体中用”刺激了那些“中体西用”的人。 

                马克思也讲经济是基础，这是根本的东西，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吃饭看似简单，

但非常重要，中国13亿人吃饱饭就是对世界的贡献，所以我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笑) 

                记者：先生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新著《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能谈谈吗？您总说您的哲学是一

种乐观的哲学。 

                李泽厚：还是我一贯的提纲性写法，只有6万字，本来我可以写60万字，至少可以写16万字，但

是我懒。 

                “实用理性”是我在1985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有人认为大逆不道，既然是我

提出来的我有责任把它解释清楚。我反对一些人讲哲学时大喊口号，所以我的哲学就是“吃饭哲学”，传统必须经过

转化才有生命力。 

                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我的哲学把审美放到很高的地方，中

国文化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观念和生活信仰，是知与行统一、灵与肉融合的审美境界，这表现出中国

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乐感文化。在中国哲学中，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从源头上说，中国能讲“天人合

一”缘于巫的理性化，由巫到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上帝，因此“审美”在乐感文化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中国

人的忧患意识在于，正因为没有上帝，自己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中国人更感觉到人生的悲剧性。 

                记者：听说先生非常看重杜威哲学，请您说说杜威？ 

                李泽厚：我在乐感文化中把杜威提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反对唯心主义的纯精神主义，把实践

概念深化了，这也是我的理论很好的资源。 

                记者：冯友兰先生曾送给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条幅，先生至今还坚持“西体中用”、

“救亡压倒启蒙”等李氏理论吗？ 

                李泽厚：“西体中用”关键是“用”，要用这个“体”，引进西方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走中国

自己的路。我的《论语今读》就是说要注意中国的传统，90年代的乡镇企业就把中国经济搞得不错。 

                我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过去的一些看法，我基本上没有变，美学上、哲学上、中国思想史上都

是这样。我的一个特点是比较顽固。(笑) 

                不管人家怎么批判我，只要我认为没什么要修改的就不修改。 

                我现在还是关注经济发展，王先生(注：王元化先生在9月27日跟李泽厚先生会面时表示对中国农

村问题很担忧)  

              的想法有些悲观了。中国现阶段要考虑如何消化9亿农民，我们的资源有限，需要考虑石油、电力短



缺问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走中国自己的路。 

                反传统之人并不知传统为何物 

                从2004年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复古思潮兴起。先是对“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蒋庆先生倡导儿童读

经运动，如今在中国武汉、西安、北京、上海都刮起了一股儿童古文经典诵读风。 

                传统文化热在中国民间升温。韩国申请端午节作为其民族文化遗产引发国人震动和反思；中国在

海外相继成立“孔子学院”；世界各地在今年9月28日都举行了一次浩大的祭孔仪式，从曲阜到上海，从香港到台

北，从汉城到旧金山。 

                记者：上海7月份开设了首个中小学生诵经班，面向7岁到15岁的中小学生，辅导他们学习《三字

经》、《千字文》、《百家文》等儒家启蒙经典，共12课时，报名者甚众。请问先生对上海兴起的儿童读经运动有什

么看法？ 

                李泽厚：我不反对少儿读经，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小孩子记忆力好，读读《诗经》、

《老子》、《论语》、唐诗宋词没有坏处，这些东西背一背反而有好处，要看你用什么思想来引导儿童读经。 

                记者：您如何看待蒋庆先生倡导的读经运动？ 

                李泽厚：我反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我反对蒋庆发动的读经，是因为蒋庆的读经是以复古主

义和国粹主义为指导思想，这和鲁迅整理《嵇康集》是不同的。 

                余英时先生说，当年“五四”反传统的人物，都是饱读旧笈，深知传统的人，今天反传统的人物

其实并不知传统为何物。我以前也说过蒋庆是在把五四的“启蒙”再“蒙”起来，蒋庆甚至公开反对蔡元培先生当年

取消读经，那他是不是连慈禧也要反对？因为是慈禧在位时废科举的。 

                蒋庆提倡“恢复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现代社会还能实现蒋庆提倡的

“三纲”吗？现代社会强调平等自由，尊重个人的独立、平等、自由，这个私德是从人内心的角度讲的。 

                我提出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区分，社会公德是社会性道德，为了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现

代法律建立在社会性道德的基础上。私德是宗教性道德，是个人的理想和追求，跟个人的信仰有关。 

                中国的特点是没有宗教，而儒家代替了宗教，中国从古以来容易把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混为

一体，比如说社会提倡人人学雷锋，你可以相信这个公德，但你很难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记者：在公德和私德的多元冲突中，我们个人如何自处？ 

                李泽厚：(笑)这是个难题。我说过，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仅仅为了吃饭。邓小平也说过

要“摸着石头过河  

              ”，两种道德具有不同价值，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比例，要掌握“度”。各种学派可以提出不同意

见，但还是要靠实践。一定会有很多挫折、失败，但是要慢慢摸索。 

                我在美国的生活很简单 

                9月26日下午，李泽厚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时跟在座的各位开了个小玩笑：“我有

个毛病，就是我常常记不住人，有人在我家里吃过饭下次见面我都忘记了。记不得更怕见生人，越怕见生人越记不

得。小时候，父母就讲我没出息，怕见生人，现在老了，还是怕见生人。” 

                先生一语既出，举座忍俊不禁。 

                记者：听说先生每次从美国回来，往往会问熟人，有多少人还在读您的书？ 

                李泽厚：在华东师范大学时我问了在座的学生，只有几个人举手，有些人读了也不敢举手，说是

怕我问问题。我喜欢争论，面红耳赤没关系，我也不相信你能说服我。 

                记者：先生曾表示不喜欢讲演？ 

                李泽厚：我一辈子讲演没有超过50场，在台湾、香港几个大学邀请我讲演我都回绝了，在美国除

了上课也是这样。我觉得讲演很滑稽，像看猴子在台上表演一样。 

                讲课是要传授知识、发表见解，演讲除了发表见解外，还要有创意，我讲不出来。这主要是个

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笑) 

                记者：先生有个教育孩子的“三不”理论，能谈谈吗？ 

                李泽厚：我十几年前在讲两性问题时，讲到对孩子的教育有个“三不”理论，就是“不要得艾滋

病，不要怀孕或使别人怀孕，不要太早结婚”。 

                我的儿子今年32岁，在美国读的大学，现在做软件，我从不跟他讲你一定要怎么样，他有他自己

的生活，我只跟他讲，在两性关系上，这“三不”是你的底线。 



                记者：先生回国的感觉怎样？觉得国内变化大吗？ 

                李泽厚：我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回国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对我来说，中国这20年变化很大，国家

强盛很重要，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容易。 

                记者：先生一直在国外，很多人都关心您现在的生活和学术走向？ 

                李泽厚：(笑)是吗？我以为你们都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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